
2 0 2 3

年8

月1

日

星
期
二

责
任
编
辑

马

艳

责
任
校
对

石
会
娟

技
术
编
辑

崔

敏

24

咨
询
热
线
：1 5 6 1 3 7 69 9 7 9

写作就是把自己的灵魂赋予有灵性的文字，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李太斌

汤延光

沧州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
说学会会员。在省市县报刊发表过文
学作品。

·语丝

选 择
□汤延光

金培瑞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
发表诗歌、散文、文史、学术等著作十余
部。

父亲跟鱼有渊源。父亲一辈子都在
跟我讲他要变成一条鱼多好，能在水里
游，说不准儿哪天就能游到海里去见见
难得的辽阔与苍茫。

我对此产生了怀疑，就咱这小水
沟，甭看离海近，你啥时能游过去？再说
它能通海吗？

父亲瞪了我一眼，这很有可能，百
分之一百二。咱们这儿是不是有座铁佛
寺，那铁佛挣脱锁链，一心向着东光跑，
留佛寺留不住，接佛寺接不着，“东——
光——，”“东——光——”你听那声音
就是咱这儿。小和尚吃了十笼扇包子，
背铁佛上岸，又一路小跑将铁佛蹾在了
泉眼上，这泉眼是不是通东海？我闷住
了。我知道，自那次脑出血，父亲的大脑
就有些不清楚。一年后，父亲又患上了
栓塞，见人就呜呜地哭。

霍哥是当地出了名的垂钓爱好者，
先是用海杆儿甩，后是自己织网撒，最
后不过瘾改用冲锋舟了。一个冲锋舟放
进去，多远的鱼群也能尽收眼底。那天
晌午霍哥打电话来，要我马上出门接
他，他给送来了十来斤小鲫鱼。我说你
就在我这儿吃吧，怪热的就别回去啦。
他说他不吃鱼。我说为嘛“他一转身，甩
给我一句话:“下次逮来还送你，我知道
你父亲爱吃鱼。”我说你咋知道？他笑
笑，没回答。

我被这些鱼迷惑得不行，就没全杀
掉，特意留了一些在浴室的浴缸里。被
放生的这些鲫鱼生命力极强，一入水就
欢实得不行，有些还学起了鲤鱼跃龙门
的样子，目的是想要跳出这浴缸去逃
生。其实，要想脱离这束缚很难，没有一
条鱼能成功。父亲高兴了，不管忙闲，时
不时地就站在浴缸前看。他说：“我就想
成为一条鱼，你看它多自由。”我说它自
由吗？怎么老在我们的视野里。

父亲吃了一辈子鱼，没有一条是自
己抓的或钓的，或许爱吃鱼的人都这
样。在那个“吃鱼籽不识数”的孩提时
代，父亲总往自己的嘴里送去母亲用棉
籽油煎的香喷喷的鱼籽，我知道那是糊
弄我。那些鱼籽黄黄的，泛着油光，我从
来不吃，甚至不敢吃，但我会远远地望
着它们，这些鱼籽紧抱着团，谁也不愿
离开谁的样子。

我不愿看人老了的样子，面对着父
亲也是一样。父亲总爱跟这些鱼儿较
劲。那天我听见洗手间里一阵水溅起来
的声音，推门就见父亲手握一个倒扣的
脸盆，正用劲地扣那些鱼儿呢，牙关咬
得很紧，还一个劲儿地自言自语：“咋就
不让我逮着呢。”

父亲走了，他选择了麦苗葱翠的季
节，他说过不给自己留遗憾，在这大好
的时光里他不会损毁一棵庄稼。父亲走
前说，以后的日子你要善待你娘，你娘
这辈子不容易。我点了点头，泪水又一
次盈满我的眼眶。

父亲走之前，做了个梦，他梦见自
己真的变成了一条鱼，在家乡的小河里
游啊游啊，拨开纷乱的水草，一副披荆
斩棘的模样。他说他有一个志向，一定
要游到大海里去。

父亲与鱼
□金培瑞

老张想不明白，儿子文质彬彬，和他
年轻时一样做文秘工作，不断有文章发
表在报纸上，才貌双全，哪个姑娘会相不
中呢？老张年轻时不就是因为写文章成
就了事业，收获了爱情吗？

那时的他是县广播站招聘的一名编
辑，因为经常投稿发表文章，收发员小霞
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

那是一段现实版的爱情故事。至今
他还清楚地记得，小霞每每给他送稿费
通知单的时候，那大海一样深邃的眼睛
里，总像深藏着许多猜不透的秘密；转身
离去，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在身后摆
来摆去，像是依依不舍地和他道别。不知
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别样的情愫在他心
里升腾起来。

那天，他推门进屋，看到桌子上有一
张稿费通知单，奇怪的是，通知单背面还
有一张折叠整齐的稿纸用曲别针别在一
起，他打开一看，一行行娟秀的字体跳入
眼帘——

张哥：
你好！
也许你觉得奇怪，一个不会写作的

姑娘会给你写信，让你见笑了。说真的，
张哥，我从来没有给男的写过信，你是我
第一个写信的人。

昨晚一夜未睡，回想一年来我们相
处的点点滴滴，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
放，是那么美好，那么难以忘怀。我有千
言万语想对你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你
纯朴善良，文采好人品又好，你在我心里
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位置。

张哥，我从小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家
庭里，爸爸在图书馆工作，妈妈在新华书
店工作，多么优越的学习环境啊！可你是
从农村出来的，条件那么艰苦，却在逆境
中努力工作和学习，和你相比，我显得多
么渺小啊！张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无论别人说什么，我想以后和你在一起
学习写作，你愿意收下我这个学生吗？

写信的姑娘叫小霞，就是老张现在
的妻子。

想起初恋时的情景，老张心里依旧
有一种甜蜜的味道。老张多么希望儿子
也能像他当年一样，在爱情和事业上一
帆风顺呢。

老张儿子叫张斌，张斌的女朋友叫
小丽。那天，小丽来找张斌，刚坐在写字
台前，发现笔筒里有几张汇款通知单，她
从笔筒里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翻看起来，
稿费 10 元，稿费 15 元，还一张，也是 10
元。

“哎呦，这是给你寄来的稿费啊？”小
丽语气里带着几分嘲讽。

张斌点头笑了笑，算是做了回答。
“你这大才子，发表篇文章才挣这么

点儿稿费呀？”小丽十分不解。
“我喜欢写作，从不看重稿费多少。”

张斌说。
“你整天光写这玩意儿不脑袋疼

呀？”小丽还是不解。
“习惯了，也不觉得。”张斌平静地说。
“我上学的时候就烦写作文，一写作文

就脑袋疼。”言外之意是小丽不喜欢写作。
“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写作文，我写

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张斌
语气中带着几分自豪。

“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吧，得应付交作
业，不写不行，现在你还用这个脑子，图
嘛呢？”小丽口气里带着几分质疑。

“图嘛？不喜欢写作的人永远不知道
其中的乐趣。”张斌津津乐道。

“乐趣能当饭吃啊，你不想想，以后
咱们结了婚，面临的是柴米油盐，你挣这
点钱，能养家糊口吗？”小丽很现实。

“刚参加工作，挣这些钱就不少了，
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想找这么一份
工作都很难吗？”听得出来，张斌非常珍
惜这份工作。

“张斌，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也不是
看不起你。是，这份工作看起来光鲜亮

丽，领导的秘书，前途无量，不知有多少
人羡慕，但是，这话说的是公务员，你吧，
一没编制，二没关系，这么干下去有什么
前途啊？”小丽语气里有些激动。

“小丽，我有自己的追求，我写作不
是图名，也不是图利，我觉得，前途也好，
理想也罢，应该是干出来的，如果一个人
不热爱本职工作，那怎么能干好本职工
作呢？说到底，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
比 什 么 都 重 要 。”张 斌 也 不 冷 静 了 。

“一根筋！”小丽甩下一句话，起身
就往外走。

“你……”张斌忽地站起来，小丽砰
地一声把门关上。

随之，张斌心里的那扇门也关闭了。
夜晚，人们看到张斌屋里的灯光经常亮
到深夜。

忽然有一天，小丽在政府大楼门口
拦住张斌。

“这几天你老是躲着我干嘛？你说，
要不是我帮助你，教育你，甚至刺激你，
你会努力学习考上今天的公务员吗？这
回好了，明天咱们登记去。”小丽做出一
脸媚笑。

“其实，咱们俩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共
同语言，更谈不上志同道合，我看，你还
是另找一个你心仪的男朋友吧。”说罢，
张斌转身离开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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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莹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
《与更辽阔的自己相遇》，作品散见于各
大报刊杂志。

枯枝金刚纂
□李莹

七月第一天的午后，偶然在小区楼下
发现一株被弃的霸王鞭，干枯的枝干上竟
生机重现，大枝小枝又涂满了绿。

枯枝新绿，七月抬头见喜。盆栽霸王
鞭属大戟科植物，寓意勇猛坚强、忠贞坚
韧，又名金刚纂、龙骨、金刚杵等，每一个
名字都透着青铜般的质地。

几个月前，这株生病的霸王鞭被主
人弃于楼下，与一堆冰冷的石板为邻。初
居室外，虚弱的霸王鞭很不适应，风太
硬，雨太凉，太阳太晒，黑夜又漫长。来来
往往的人看它的眼神也是鄙夷的，嫌弃
的。于是，它心灰意冷，病体愈发佝偻，迅
速蔫了下去。

那一日夜里，这株霸王鞭正兀自伤
心，几声稚嫩的猫叫声吸引了它。原来是
那家烟酒店的老板弄来了几只小奶猫，
放在了楼下的纸箱里。刚满月的小奶猫
离开妈妈恐惧无助，发出凄凄的尖叫声。
霸王鞭同情着这新邻，怜惜它们的幼小。

晚风吹过，送来阵阵槐花香，小区的
槐树又芬芳了起来。几朵调皮的小白花
摇摇曳曳落在了霸王鞭的花盆里，挤挨
着和它作伴。霸王鞭苦笑了一下，忽觉这
黑夜的凉意稍减。

天渐渐亮了，那只游荡了一夜的白
猫又踱着步子，径直走进 1号楼回家吃
饭。那只黄白相间的猫则坐在 2号楼前，
静等主人开门。

听人说这是两只有故事的猫。白猫

主人家去年装修，主人临时搬走，它就独
自在小区里流浪。那个临时的家它只待
了一晚，就挣脱了遛猫绳，凭着记忆坚定
地跑回了原住地，一待就是四个月。主人
无奈，只得早晚过来喂食。

大白有时卧在小区车下，有时蜷在
自家门口，就那么执着着。女主见了心疼，
房子装修刚一停当，就在炎夏搬了回来。
只是习惯了游荡生活的大白，再不肯在房
间入睡，只是早晚回家吃饭，像个按时打
卡的工仔。

那只黄猫性情温顺，毛发柔亮，干净
利索得像个平头小伙。忽一日，从不远离
的大黄不见了踪影，主人遍寻不见，以为
遭遇了不测。不知过了几天，大黄竟然一
瘸一拐地回来了，一边费力地爬楼梯，一
边大声叫着呼唤主人。女主闻声，开门一
阵惊喜：“猫猫？宝宝回来啦，你这是去哪
啦？腿怎么啦？”

这也是两只死敌，见面就掐。白猫年
长，黄猫年少，许是自己独霸小区惯了，只
要黄猫一出现，白猫便径直冲过去，以百米
冲刺的速度追击扑咬。年幼的黄猫怕极了，

“一路屁滚尿流地跑回家。”两只猫不相容，
两家主人却是多年之交。虽然黄猫家小孩
一见到白猫主人就告状：“你家猫又欺负我
家大黄了！”但两家男主见面，一听到那句

“俺媳妇经常教训大白——以后不许再欺
负大黄了！”黄猫男主就开心地大笑。

太阳越升越高，楼上的老奶奶又来

院里侍弄她的花花草草了。她的花很普
通，却打理得精心，舒坦得很。

几个月来，霸王鞭就和石板为邻，静
看这小区的日常。那几只小奶猫在纸箱
里只待了两晚，就被主人拿出来放养了。
如今它们穿梭在小区的草丛里、大树下，
活泼机警，独立长成。那个久未露面的老
爷爷也下楼来了，气色如常。前阵子见他
家的儿女往来频繁，想必是老人家生了
病，这又康复了不是？

一辆电动车从 1号楼里急急地骑出
来，车上载着上小学的姐姐和弟弟。又一
辆电动车从楼道里冲了出来，那个曾对
着霸王鞭说“妈妈快看，这是一个死了的
花”的小男孩也上幼儿园了。

夏日阳光劲暖，霸王鞭被晒得通体
舒泰，全身的细胞渐渐被唤醒，身板直了
起来。它爱这生机一片的世界，迷恋鸟
鸣，眷恋花香，喜听人语，乐见嬉戏。它不
忍离去，开始振作了起来，每日里尝试着
缓缓新生，寸寸增绿，直到今日，让我遇
见它这苍翠的欢喜。

花盛时节，正宜见，烂漫人间。


